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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一行到温哥华参加参议员夏日聚会。法轮功学员向哈珀总理就加拿大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请他和加拿大政府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事。哈珀对此表示震惊，秘书收下了两位独立调查员撰写的专著《血腥的器官摘取》。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张素和前国会议员西玛•霍特一同参加了夏日聚会。哈珀总理接见民众时，张素当面向哈珀提出法轮功问题，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加政府持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哈珀几次表示，“法轮功问题，我们一直在跟中共提这个问题。” 


当哈珀听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王立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出声音，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时，他连连表示“我知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哈珀、哈珀夫人和秘书都表示十分痛惜和震惊。 


哈珀的媒体秘书收下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并表示她一定会看，看完后会转给总理。 











纽省议员派克尔（Jamie Parker）





法轮功学员张素（左二）和哈珀夫妇、西玛•霍特（右一）的合影。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家住伊春市南岔区法轮功学员朱相芹，原是林业医院的护士，因坚定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二年四月被南岔区公安分局恶警绑架，遭毒打，坐老虎凳酷刑折磨，随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半，直到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朱相芹才走出邪恶的黑窝。 


在臭名昭著的黑龙江女子监狱，朱相芹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冬天被扒去棉衣冷冻、强迫跑步体罚、毒打、电棍电、野蛮灌食、强迫采血、戴械具、码坐、不许吃饭、喝水、睡觉、强迫做奴工等。因朱相芹被非法判刑，丈夫和她离婚，造成原本美满和睦的家庭破裂。以下是朱相芹自诉迫害的详情。 


南岔公安局恶警非法抄家，毒打、坐老虎凳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伊春市南岔区公安分局伙同国保大队的四个警察把我从林业医院绑架，非法抄家、搜身。我被劫持到公安局，他们使用酷刑折磨迫害我，我被强迫坐在“老虎凳”上。警察刘力国对我拳脚相加，坐了四天的“老虎凳”后，随即，把我非法关押在南岔看守所，并非法下批捕，判刑七年半。之后，我过了七年地狱般的生活。


酷刑逼迫“转化”，戴械具、体罚、打骂、不许吃饭、喝水、睡觉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我和张桂兰，周秀丽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南岔区警察用贿赂黑龙江女子监狱不法人员等手段，让监狱强行接收我们。刚一进监狱，我们就被强行扒去衣服，裸体检查，剃鬼头。强行“转化”、戴械具、体罚、打骂、欺骗、不许吃饭、喝水、睡觉……。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让我们吃饭、睡觉。强行逼迫我“转化”的恶警有：王亚丽、肖林、张佳影，还有一个姓任的。 


十月份，因我不背监规，被二监区大队长郑杰体罚。整天罚蹲，被罚的还有张桂兰、杨永萍、曲玉萍、汤恒芬、王玉华、付贵春，我们被罚五天。 


强迫超强度、超时间的做奴工，强迫跑步体罚、码坐、毒打 


二零零三年，强迫我做奴工，加班加点。经常加班至凌晨两点，有时整宿加班，我们象奴隶一样随意被打骂。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出工。二监区换了监区长，叫杨华和赵希玲。她们比郑杰还恶毒。二监区是裁断车间，还有一部份人织亚麻布。每天被埋在布匹堆里，头发上、脸上、身上都是布匹的灰尘。我们这些拍亚麻的人，多数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一部份是老弱病残的刑事犯，不分黑夜白天的在监舍拍麻。没有加工的亚麻灰尘和杂质相当大，我们吃饭、喝水、睡觉无不在亚麻的灰尘中。即使带着口罩，鼻孔中仍是黑黑的。当有外地人来参观监狱或上边来人检查监狱时，这些警察就造假、伪装，让我们码小凳学习。亚麻是有毒的，而我们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我们就在恶警的淫威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着。每天给我们任务量，完不成就体罚、打骂、不许吃饭、睡觉。恶警怕我们向外人揭露他们的恶行，一来参观的人就把我们强行弄到仓库或卫生间里，让犯人或恶警看着，不让我们和外界接触。 


二零零三年开春，因我不背监规、不劳动、不承认是犯人，杨华和赵希玲体罚我。还有法轮功学员张桂兰、周秀丽、汤恒芬、曲玉萍，连续三十六天，每天五点起床后到外面走步、跑步，直到七点回车间吃饭，吃完饭再出去接着体罚，风雨无阻。刚开春的天气，乍暖还寒，经常雪雨交加，打在脸上象刀割一样，打（转下页）


（接上页）湿了我的衣裤，磨烂了鞋子，两条腿累得抬不起来。在监狱干活的民工看不过眼，就求看着我们的犯人孙亚菠、那立华，别让我们在外面走了，恶警于波、任蒙、孙秋霞、徐博不发话，看我们的犯人也不敢让我们进屋。晚上回到监舍码小凳，一动不许动，经常吃不上饭，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上床睡觉。


二零零三年八月，由于我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找监区长杨华、赵希玲谈话，她们不谈，她们把张桂兰、汤恒芬、曲玉萍先后都给戴背铐、罚蹲、不让睡觉。我和付贵春仍然坚持着找她们谈话，她们不谈，我们就罢工，后来我被杨华弄到办公室里毒打一顿，边打边骂，打累了她就休息，休息过后再接着打，一直打了我五十个耳光左右。她就象小丑一样歇斯底里地发泄着。最后她又去监狱长那批示，要把我劫持到小号。这期间于波又来打我嘴巴子，打了我几拳头。赵希玲唱着红脸过来哄我，我对她说：她们这么打我，对她们不好。杨华回来后什么也没说（我估计是没批下来让我蹲小号），赵希玲就让我回去了。当时我被打得头和脸都肿了。 


扒去棉衣冷冻、跑步、毒打、电棍电 


十一月三十一日晚，犯人曲云峰因法轮功学员于秀兰不穿囚衣，对其拳脚相加，我看不过去，就喊“不许打人”，曲云峰就冲着我过来了。因她个子大，扯着我的衣领就把我扔到了车间门口。监区长杨华不但不管，还纵容犯人打我、紧接着又把法轮功学员王淑芝也扔到了车间门口，其他的法轮功学员看不过去，就高声喊“不许打人”。 


第二天早上，她们把我们一行二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全部带到了男犯车间大门口的外面。让我们五人一行，面向西迎着风口，立正站好，让犯人把我们的头发剪的很短，把棉袄袖子挽起来，我们这才知道这是要冻我们，她们不许我们上厕所。中午吃饭时，十五厘米直径的小盆，五个人吃不足一小盆的饭，每人一口一口地轮着吃。第一口饭还能吃，等轮到吃第二口饭时，饭已经冻上不能吃了，水就更没法喝了。一直站到天黑才让我们回去。晚饭是拳头大小的黑馒头，两人吃一个。还不让喝水，就干咽。吃完后就码小板凳，到零点才让休息。 


12月2日，我们在棉袄里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好防冻。可第二天恶警改变了招数，带去了很多犯人，大概记得其中有打人最凶狠的犯人：雷影、陈欢欢、安凤波、曲云峰、张旋、孟霞、闫亚霞、何影杰、姜祥英等。她们围成一大圈，把我们二十五名法轮功学员俩人一排，排成纵队，在他们围的圈里跑。监狱长王星、狱科长肖琳带领防暴大队的男女警察，手拿电棍，监区长杨华、赵希玲带领警察于波、任蒙、孙秋霞、徐博、常小丽、张佳影、陈淼、王琦、邹微等警察。


于波、常晓丽手持电棍，用一米五左右长的竹尺棍，不管脑袋、身上一顿乱打，谁要跑慢了就要遭到一顿狂踢猛踹。我在前面跑，我和周莉莉为了照顾后面的法轮功学员（有六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老年法轮功学员曲杰血压二百多），就放慢跑步的速度。他们见我有意不快跑，犯人安凤波、孟霞、闫亚霞的大拳头凶狠地砸在我后背上，疼得我透不过气来。犯人张璇一脚一脚地踹我，于波、孙秋霞、任蒙、常小丽用电棍、竹棍一下一下的电我、打我。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整天跑下来棉衣都湿透了，腿也抬不起来了，浑身上下都被打得呈紫黑色的。大概我的尾椎骨被踹坏了，晚间回到监舍，疼痛不已，弯腰、平躺都痛苦不堪。一直持续到半年以后才好。我的右大腿外侧被恶警用竹棍打出鸭蛋黄大的一块死肉疙瘩，直到2010年才完全消失。当时我来例假了，向监区长赵希玲请假上厕所，赵希玲让我报告，我不从，她就不让我上厕所，就这样跑了一天，被打了一天，血淌了一天。 


十二月三日，我们仍然被强迫冻着，扒去我们的棉衣，迎着风口站着，脸上冻得象刀割一样的疼，眼球被冻得视物不清，都不会转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我的脸和手都被冻得煞白，没有了知觉，晚上回去的时候，我的手一缓都成了茄子皮色，十指钻心的疼，不敢碰。有的法轮功学员戴着背铐蹲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埋在雪堆里，面朝下，两臂伸开，趴在雪堆里。恶警于波、任蒙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手上踩。晚上回到监舍继续码小凳，直到后半夜两点才允许睡觉。早上五点钟起床又接着被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秀兰不配合她们，被恶警让几个犯人在地上拖着走，棉裤都磨烂了，肉都磨坏了，双手被冻得紫黑，恶警又把她劫持进小号。 


第四天，我们决定反迫害，坚决不出去受冻。我们手挽着手，搂着腰，互相连在一起，让坏人分不开我们。狱侦科长肖林带着防暴队的男女恶警，拿着电棍、小凳往我们头上、身上打，小凳打碎了很多。恶警又带犯人揪着我们的头发，扯着我们的衣服领子，连推带踹地往外拖。当时我被恶警常小丽揪着头发，拽着领子往外拖，脖子被勒得喘不上气，脑袋一片空白，就昏迷过去了。


稍微清醒后，我听到一个声音从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传到我的耳朵里。是法轮功学员杨永萍和犯人石彦萍在哭着喊我“朱相芹，快醒醒，快醒醒”，边喊边拽我，就这样我才一点点的恢复知觉。我看到我躺在车间外的广场上，醒来后又被恶警及犯人拖到后面楼的楼头处，我们在雪地里坐了一上午。我们喊“法轮大法好”，揭露她们的迫害，恶警就用宽胶带缠住法轮功学员的口，不许说话，下午才让我们回到监舍。晚上整宿不让我们睡觉，码小凳，一闭眼，犯人就用棍子打我们。


就这么一天天的迫害我们，折磨我们的意志。法轮功学员王燕被恶警扒去棉衣棉裤，穿着单衣服冻了三天，再以后晚上不让我们码小凳了，改为罚蹲。在车间门口，穿着拖鞋，门被开了一个缝，冬夜的寒风从门缝吹进来，吹在身上，冻得浑身发抖，这场迫害持续了十二天。 


  我的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而且出现贫血症状。严重得走路不稳，视物成双影，晚上上不去床，心脏跳得象跑火车一样咣咣响，头晕、头疼得象要裂开一样，胸闷上不来气，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下肢肿到大腿根，双脚肿得穿不上鞋，周身没有一点力气。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2012年8月26日，已有超过1亿2千2百多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来自欧、美、亚、澳等地，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近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举行游行集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抗议中共迄今长达十三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行径，呼吁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声援“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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